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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
了。这次失败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同
时中国共产党也得了不少教训。其中一
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要革命，必须掌握军
队，准备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企
图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挽
救革命的尝试。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
起义，也都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采取
的英勇的行动。

一九二七年底，党中央派周逸群同
志和我，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
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可是当时我们
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修养——只有三条是明确的：一、听
党的话；二、干革命；三、找穷苦人。而对
于大革命失败后所引起的问题，缺乏认
识或认识不深，因此，在湘鄂西根据地创
建过程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当时，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对外出卖
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对内残酷地
镇压人民，使工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
削更为严重。加之军阀混战接连不断，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要求改变现状的声
浪，响遍全国。就湘鄂西情况来说，大革
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受到镇压以后，
革命运动虽然在表面上沉寂下来，但是
各县共产党和农会的组织并没有被彻底
破坏，他们由公开转入秘密，继续组织、
教育群众；而广大劳苦人民在军阀、官
僚、地主、恶霸统治和盘剥下，生活苦不
堪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经过民主革命
锻炼的贫农，对土地革命的要求更是一
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给予正确
的领导，就会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一九二八年初，我们到达监利县
境。当时只有两支手枪。在观音洲缴了
团防八支枪。然后会合了贺锦斋（他是
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被党中央派回长
江两岸活动的）领导的一支部队，接着又
和石首中心县委取上联系，并通过他们
集合起两支农民武装。其中的一支是大
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在石首、华容一
带活动，领导人是吴仙洲；另一支是湖北
省委在秋收起义时组织的，活动于洪湖
附近，领导人是邓赤中、彭国才。前后会
合的三支队伍共有三百多支枪，人数更
多。于是就编了两个大队，打起工农革
命军的旗帜。这便是湘鄂边前委领导下
的最初的武装力量。

二

由于大革命失败不久，工农运动遭
到严厉镇压，所以长江两岸的地主武装
和带政治性的土匪十分嚣张，他们对革
命人民和革命组织屠杀破坏，不遗余
力。为领导群众反击反革命的猖狂进
攻，工农革命军参加了地方党发动的监
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
打土豪，铲除贪官污吏，消灭团防。这是
我们第一次参加群众斗争，也是第一次
看到群众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
部队觉悟。

因为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取得了
某些配合，在短期内便消灭了长江两岸
的许多股团防和土匪，缴获了不少武
器，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队伍也发展
到近千人。

这次行动是巡回式的游击行动，虽
然取得了胜利，改善了工作局面，但是，
当时只知道打富济贫，却没有充分发动
农民，更没有开辟一个中心区域作为立
足之地；加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过早地
进攻监利县城，遂使胜利没有能够巩固。

监利虽然没有攻克，可是伤亡不
大，部队力量还是保持下来了。根据当
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
孙传芳等部被打垮后，国民党各派军阀
政客正酝酿新战争，长江两岸的反动武
装并不雄厚等情况，可以说客观环境还
是有利的。如果当时能把这支部队好
好整顿，依靠党的工作力量，深入发动
群众，形势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由
于当时前委的农村根据地思想和政权
观念还很模糊，结果就让邓、彭部回洪
湖附近，吴部回石首；贺锦斋把部队交
石首中心县委，随我和周逸群同志到湘
鄂边组织军队。由于失去领导中心，分
兵后吴部完全失散，邓、彭部只留下少
数人。贺锦斋部在后来石首中心县委
被破坏时也大部垮台。然而革命斗争
的火种却撒遍了大江南北，不久以后，
在周逸群等同志领导下，洪湖地区的革
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顺
利地建立了红六军。

前委所以选择在湘鄂边发展武装，
创立苏区，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反动统治
较其他地区薄弱；另一方面，因为我对那
里的情况熟悉，有旧的关系。当时认为
只要利用这一关系就可以抓到军队。此
外，地理条件也很有利，进可以东出湘鄂
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贵州；退可以据以
固守，生息发展。

一九二八年三月，湘鄂边前委组织
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同时进占了
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
委。这支武装的来源是：一、利用亲族封
建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
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当然，这
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需要在斗争
中逐步改造。

四月，国民党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
突然派四十三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
关进攻。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
更未得到改造，战斗力不强，洪家关与苦
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部队
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接着，周逸
群同志回到沙市，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
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这次挫折，使我们后来体会到：用旧
的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不经过彻
底改造是经不起风险的。革命的武装斗
争，首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在当地来说
就是发动农民）的基础之上，依靠群众建
立的革命武装，才是巩固的。旧军队可
以利用，但是在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方
面以后，一方面要发挥他们有军事知识
的长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
想改造，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经过斗争
的劳动人民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以便提
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之能够自觉地为
人民革命事业而战。可惜的是，当时对
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懂，只是经过屡次
挫折，才逐渐认识了这个道理。

此后，又经过两次战斗，我军转至
桑植、鹤峰边境活动。这期间反动军队
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
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

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
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
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
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
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
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
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
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
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
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
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
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这时，我们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虽
有一些认识，但是缺乏周密而完整的措
施和积极行动。加上政治干部异常缺
乏，地方党又无基础，土地革命和建立工
农民主政权的工作还没有超出宣传阶
段，因而在短时间内，自然不可能发动贫
农作为农会的核心力量，以建立地方武
装和政权，并巩固农村根据地。

在湘鄂边界有些封建武装，是我大
革命以前的部属，因此我们就利用这种
旧关系与之谈判，求得暂时的安定，以便
整顿部队和待机打击国民党军队。七月
底，接湘西特委转来湖南省委通告，要我
军东进，牵制敌军对湘东红军的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我军进驻石门西北
乡之中心区域磨市，后来又转到澧县王
家厂大堰垱一带游击。镇压了一批土劣
和清乡委员，领导农民打土豪、烧契约，
号召农民分配土地。湖南军阀组织上万
兵力分三路向我进攻。九月七日，工农
革命军转回石门仙阳。翌日拂晓，敌军
左翼奔袭我军军部。部队经所街退至泥
沙，又遭敌人攻击。是役，参谋长黄鳌和
师长贺锦斋先后壮烈牺牲。接着部队就
移往鹤峰。

这次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一、石门惨
案后，石门北乡党和群众基础受到沉重
打击，红军作战没有群众配合；二、进展
过快，如果先在有群众基础的泥沙开辟
工作，而后逐步东下，就不致因孤军深入
而招致挫折；三、湘西红军力量单薄，不
能与强敌周旋，加之石门南乡、桃源东
乡、常德北乡、临澧等处的斗争均遭失
败，使敌人得以集中力量进攻湘西红军。

三

湘鄂边界山岳连绵，在封建地主盘
剥之下，农民生活很苦。当时由于还没
有建立起一块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又加
上敌军封锁、战斗频繁，工农革命军在
人员补充、弹药补给以及生活保障方
面，均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村庄镇市大
都为敌人盘踞，我们不得不在高山野林
里风餐露宿。没有粮食，常在野地里找
野菜充饥。时值初冬，天气渐寒，而部
队大部分仍穿着单衣。正当工农革命
军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时，贺英同志带
着一批棉布、棉花、子弹和银圆及时支
援了工农革命军。

鉴于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
量，革命武装在本地没有机动的间隙，和
施鹤部委（相当于特委）取得联系后，我
们决定到反革命力量较为薄弱的恩施、
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
据地。临走，我们把队伍整顿了一下，留
一定的兵力在桑、鹤地区坚持斗争。另
组成一支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的队
伍，建立了一个支部。这支小部队人数
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华。他们觉悟较高，
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能英勇顽强、

不向困难低头、不叫苦、不动摇，相信党、
相信革命事业必然成功。

部队从堰亚出发，向咸丰的黑洞进
军。这一带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封建
迷信的风气严重地统治着这一片贫瘠、
偏僻的山岳地带。这里到处都有所谓
“神兵”（类似红枪会），是有名的神兵
窝。这时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丢开了
党的工作，在“神兵”里当师长。后来我
们把他领导下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他
才勉强表示悔过。但在我们打下鹤峰不
久，他终于叛变。
“神兵”虽然都是迷信团体，但其成

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
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
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地还不
欺压群众。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
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
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结果争取到
两三百新兵。但对于为非作歹的，则坚
决给予打击。此时，部队已由九十一个
人、七十二支枪，发展到三百多人、一百
多支枪。又编了两个大队。

但是在长期与党隔离的情况下，也
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失去党的领导的
沉闷和痛苦。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搞红
军，不是搞白军。但是红军怎么搞，根据
地怎么建设，由于我们当时还处在幼稚
阶段，对这些问题理解得不深、不全。于
是决心派专人到长沙、宜昌和常德寻找
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和湘西特委。终于
在一九二九年初，与三处党组织都取得
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写信来通报鄂
西区的情况，并且陆续派来不少干部，加
强了党的工作，提高了红军政治素质。
同时党中央也发来不少重要指示和党的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是红四军的
行动纲领也明确起来，逐渐摆脱开不利
的处境，一步步发展壮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队攻入建始
城，缴获民团枪百余支，同时招收了一批
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后来又收编了农
民武装陈宗瑜部二百人。接着又打开鹤
峰城，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派人四处发
动群众，分配土地，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
命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
解放后，我们就有了两个县城和县的政
权。此外，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
石门边缘，展开了工作，建立了县、区政
权。这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
点。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
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设革命根据
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而湘鄂
边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

至于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
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
原则已经开始执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
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
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
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
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
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
这样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
新型的人民革命的武装。

七月，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
植。我军诱敌由南岔渡口过河后，即开
始攻击，迫其背水作战，将其大部歼灭，
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旅长向子云不甘
失败，复亲率该部两千余人并一些地主
武装倾巢出犯。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
大开四门，诱其深入。当敌人入城后，伏
兵齐出，将敌人大部歼灭。向子云率少
数人马向后逃窜。他们到达赤溪河边，
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向子云拉
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

水吞没。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
外，其余或被水溺毙，或在岸边投降。这
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缴得长
短枪千余支。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
装，向大庸、永顺、慈利一带游击，并开辟
根据地建立政权。

四

赤溪河大捷，引起了湖南统治阶级
的惊慌。八月，反动派吴尚和陈渠珍等
部共两万余人，进攻湘鄂边。鉴于敌强
我弱，红四军乃主动撤出桑植城，转至鹤
峰、五峰、长阳、松滋等地，发动群众，开
辟新区工作，以期与鄂西区连成一片。

一九三○年三月，红四军根据中央
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东下与红六军会
师。留部分主力为骨干和一部分游击
队，坚持湘鄂边的斗争。但是由于红六
军个别领导同志，对亟须统一集中湘鄂
西革命力量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认识，
没有及时策应，所以红四军三次东进，均
被敌人阻截。后来由于周逸群同志坚持
特委决议，红六军才挺进江南。七月初，
两军会师于公安城。

红六军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鄂西
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一九二八
年初夏，周逸群同志由鹤峰回沙市后，即
领导鄂西特委工作。

周逸群同志在沙市、宜昌工作期间，
一方面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同时也领导了
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沙市党遭到破坏，
他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后，才把工作重点放
在建设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据中
央指示，组成了红六军。它的来源是：以
洪湖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彭国才
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露湖的沙岗为
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
队。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彭子玉等
同志，多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
过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被
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发展红色
游击队。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的斗争，
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正
确的政策，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群众
条件较好，国内形势有利，特别是鄂西特
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
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更促进了鄂西区
游击战争的开展。一九二九年年底，段
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扩大到数百人，许多
县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他们在
监利县汪家桥会师，宣布成立红六军，负
责人是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
许光达等同志。

红六军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
进方针，先后攻占了沔阳、潜江、石首、汉
川等城镇，后来又渡江南下，打下了华
容、公安等地，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大块
根据地，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奠定了湘
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础。

这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
导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一九三○
年六月，组成了红一军团。其他红色区
域，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革命事业均
有发展。这时，党的威信提高了，红军和
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
心，从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
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
成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渡
江东进后，解放了许多城镇，扩大了武装
割据，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红二军
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
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
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
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
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作为这
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
建，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
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
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
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
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
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
础分不开的。

关键问题在于路线正确与否。一九
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以周逸群
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
的。但是一九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
年秋天之间，湘鄂西遭受到两次严重挫
败。这两次挫败是在第二、第三次“左”
倾路线直接影响之下造成的。一九三○
年秋，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
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
配合进攻长沙。结果使红军在半途遭受
挫折，湘鄂西根据地也由于失掉红军的
支持，损失很大。

更严重的挫败发生在一九三二年
春天至一九三四年秋天。湘鄂西分局
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结果把整个
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直到红二、六军
团会师以前才有转变，遵义会议决议传
来以后，根据地和红军才又恢复、发展
起来。

回顾湘鄂西的斗争，我们深深体会
到，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实行了符合毛泽
东思想的政策，就一定胜利；反之，必遭
失败。湘鄂西初期虽然因经验不足而受
过挫折，但终于建立起大块根据地，发展
了武装，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土地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
争。这些，说明了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
命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没有上
升为理论，不是自觉的。而后来的错误
路线，却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回忆往
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不能不令人深刻
地认识到：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多么重
要的意义。

贺龙 出生于 1896年，湖南桑植

人。文中身份为红四军军长，中共湘鄂

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

红二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

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

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

元帅军衔。1969年逝世。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
■贺 龙

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
受到镇压以后，湘鄂西革命运动由
公开转为秘密，经过民主革命锻炼
的贫农，对土地革命的要求十分强
烈。中共中央派遣贺龙和周逸群
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
命军，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初，
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
和湘西桑植地区，随后发动桑植起
义，创建红军第四军，至 1929年初
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与此
同时，鄂西地区的斗争也得到发
展，并创建了红军第六军。1930
年 7月，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
安会师，成立红二军团。至此，包
括湘鄂西、鄂西、襄枣宜、巴兴归等
地在内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
有力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贺
龙在文中详细记述了创建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的艰辛过程，总结了其
中的经验教训。

《洪湖黎明》（油画） 恽圻苍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作品。 来源：军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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